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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叠影响域理论下乡村小学家校社
协同育人优化路径探究

杜学元，余 洁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教育主体角色认知错位、价

值取向分散及合作机制薄弱等实践困境。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提出三维优化策略：通过角色

重构明确三方教育生态位，运用价值澄清技术构建“文化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坐标

系，依托组织协同理论设计“四维联动机制”（联席会议、资源共享、协同评价、激励保障），

以实现协同育人从松散合作向深度耦合的范式转变，为乡村基础教育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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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个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到“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事

关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1]。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和法律表明：

在国家层面家校社协同育人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正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教育一体化，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教育振兴[2]。乡村小学教育是乡村教育的基

石，提升乡村小学教育的质量，亟须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力，为实现乡村教育提质增效打牢基础。然而，

审视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质效的现实状况，不难发现相较于城市，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

水平更低、所能形成的育人合力更弱一些，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亟待从零星的、松散的主体合作走

向体系化、制度化的协同育人[3]。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爱普斯坦（Joyce Epstein）教授提出的交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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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域理论确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学校、社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其观点旨在表明，学校、家

庭、社区三者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不是割裂存在的，而是围绕儿童这一中心产生交叠影响的，建立起三者

紧密的伙伴关系可以对儿童产生独特的教育影响力，进而促进其全面发展[4]。围绕发展乡村小学家校社协

同育人这个核心，阐释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在厘清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所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引入交叠影响域理论，论证其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切性，为提升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

质量探寻兼具理论性和可行性的方式方法。

一、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建设高质量乡村教育体系重要的教育力量，是乡村地区落实教育立德树人任务的

有效途径。在乡村小学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不仅能推动乡村小学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也

对促进乡村教育各主体间良性互动，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具有积极作用。

（一）推动乡村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在乡村小学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可以更有效地整合和利用现有教育资源，进行优势互补，推动乡村

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家长在孩子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母的教育意识、能力以及教育资源，都会

对孩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乡村家长的教育程度、经济实力等相对有限，乡村地区家长开展家庭教

育的意识、能力、资源普遍不够充足，乡村地区家庭教育相对薄弱[5]。乡村学校作为乡村教育的高地，可

以开展家庭教育培训，帮助家长提升教育能力，增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参与感与责任感，补齐乡村小学

家庭教育中存在感较弱的短板[6]。同时，乡村社区能为乡村小学生的成长引入更多优质资源。如：乡村社

区可以联络高校开展教育公益支援活动，邀请专家对家长和社区志愿者开展教育培训，提升其开展及参

与教育活动的能力和素养，让他们在实现乡村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够提高乡村小学教育活动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在传统教育模式中，课堂教学往往

是教育的主要形式，学生的学习体验相对较单一。通过协同育人，乡村小学可以与社区和家长共同开展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区举办的志愿服务、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不仅能够激发乡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还能增强乡村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集体意识[7]。通过参与多样化的活

动，乡村小学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学习，丰富学习体验，提升乡村小学教育质量。

（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形成正向的教育磁场

在乡村小学中，由于资源相对有限，学生的学习环境相对单一，因此，构建一个多元化、全方位的

良好育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小学积极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实现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

策略，其核心在于通过家校社这三个教育主体的良性互动来构建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形成正向的教育

磁场，从而最大化实现育人效果[8]。

家校社协同共育有助于在乡村构建相互支持的育人环境。在教育中，学校教育是专业的正式的教育，

家庭和社区教育则是非正式的非专业的教育。但是，学校、家庭和社区不是相互独立的教育“孤岛”，而

是彼此联系、互相支持的“环岛”[9]。家庭是教育的起点，家长的教育观念、参与及榜样示范作用直接影

响子女的成才。家校社协同育人给乡村地区的家长们提供了重要的学习与成长平台。父母参与学校教育

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其教育子女的责任意识，同时通过与教师等专业教育人士的交流也能使家长在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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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方面取得进步，给孩子树立更好的榜样。

学校及教师为育人提供了专业的教育场所及系统的资源。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家校社合作共育使

教育工作者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场景下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学生，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教育

方法与手段做到因材施教。教师在与家长的交互过程中，其沟通协作能力能够得到较好提升，这种能力

的增强不仅有助于优化教学实践，还能促进教育方法的创新，使之更加契合实际需求，进而推动乡村小

学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社区教育则能将各类社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让教育的“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家校社协同育人离

不开各个社会机构的支持与协调，包括政府机关、专业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机构等，这就需要社区起到

联结与整合的作用。社区相关人员与学校对接的过程也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受益的过程。社区相关工

作人员通过对教育知识的系统学习，可以为乡村儿童提供更加专业且有教育性的服务，增强社区这一教

育主体的存在感，更好地配合学校教育，支持家庭教育。构建相互支持的育人环境，不仅可以促进乡村

学生的个体发展，还可为在乡村地区形成正向的教育磁场奠定基础。家校社协同共育在乡村构建相互支

持的育人环境后有助于在乡村地区形成正向的教育磁场，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教育中来，扩大教育的辐射

范围，进而发挥其立德树人的功能。在乡村小学激活这样的教育磁力场，可以实现各个参与者间的精神

共振，产生潜移默化的 “不教之教”的良好风气。让乡村儿童在这样的教育磁力场中成长，能使其随时

处在教育的影响范围中，使得教育效果得到不断巩固和增强，实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10]。

（三）形成育人合力，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

小学阶段的教育是终身教育的起点，也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家校社协同育人强调家庭学校

以及社区之间的步调一致与优势互补，旨在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以支持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在教育资

源相对匮乏、教育环境相对局限的乡村小学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对乡村儿童的长久发展和涵养其

终身学习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乡村地区，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三个重要的教育环境，这三者间的相互成就与相互促进是影响

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形成的关键[11]。家庭是儿童学习的第一环境，家庭教育不仅包括知识的传授，更涵

盖价值观、学习态度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是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形成的启蒙阶段，儿童会对父母

的行为进行模仿，因而父母的学习行为及意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形成。在乡村

地区，大部分家长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并较为缺乏系统的教育知识，因此，学校、社区可以通过开展家

庭教育培训、家长开放日、上门家访等活动，二者协力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以及终身学习意

识，来增强家庭教育对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有效性。 
学校作为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化的教育机构，是乡村儿童学习的主要场所，儿童

在学校受到熏陶养成的习惯会对其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学校教育是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

的重要阶段。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可以更好地巩固学校教育成果，而社区则为学校带来更多教

育资源，社区中的优秀典范也可以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激励他们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学校和家庭、社区

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形成合力，可以为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提供更为稳固的效果和途径。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2]。社区不仅是乡村儿童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还承载着

丰富的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为乡村场域生活的人赋予生存价值和精神涵养，能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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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化地影响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形成，因而社区教育是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重要场所。家

庭和学校通过与社区的通力合作，可以很好地弥补其教育活动社会性不足的缺陷，社区服务、社会实践

等活动能使参与的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得到有效提高，也使他们认识到学习的广泛性和延续性，

为涵养乡村儿童的终身学习意识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

二、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实问题

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既有与城市相同的特点，也同时具有乡村场域中一些特有的规律，通过梳

理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一）家校社各主体对自身教育角色认知存在一定错位

家庭教育的功能性缺失。由于乡村地区家长的学历普遍不高，家庭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家长群体普

遍存在将教育与学校画等号的认知偏差，将育人责任单方面转移给学校。此外，持“成绩至上”“棍棒底

下出状元”等极端教育观念的家长人数较多，因而对孩子情操陶冶、品格塑造、道德培养较为忽视，更

关注学习成绩的提升，挤压劳动教育、生活教育、德育的空间，使得家庭教育的活力受到限制，难以对

学校教育形成配合与支持。并且，乡村家庭教育问题在留守儿童家庭中更为显著，截至2020年，中国农

村留守儿童规模达4 177万人。其中，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而隔代抚育存

在着管教意愿不强、能力不足，教育方式落后、溺爱等问题，使得家庭这一教育主体在乡村小学家校社

协同育人中的教育角色功能发挥受限[13]。虽然2022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激

发家庭教育活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具体实施措施尚未细化，在短期内乡村家庭教育问题仍会继续存在。

学校教育的过度超载。一方面学校作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主阵地，在其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产

生了“学校独揽教育大权”的惯性思维[14]。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的功能性缺陷也导致了学校教育的过度超

载。由于乡村地区家庭教育较为缺乏以及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意识普遍不强等原因，家长将育人工作交

由学校全权管理的情况不在少数。此外，由于乡村地区留守儿童更多，乡村教师承担留守儿童教育的任

务更重。然而留守儿童常由祖父母隔代监护或亲友临时看护，这就导致乡村小学的家校沟通工作往往难

以达到理想效果，使得学校和教师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被迫扮演多重角色来教育学生。

乡村社区教育的弱势。一方面乡村社区教育存在协同育人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由于教育管理机制尚

未成熟，社区同家校合作育人经验较少，往往难以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中发挥真正效力，存在感较低。

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相比，存在建设规划不合理、社区组织不够健全和管理方式简单

化、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加之，乡村地区传统宗族的教育功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乡土文

化的式微使得乡村社区教育缺乏文化沃土，再加上乡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化

方面，使得乡村社区教育的弱势更加明显[15]。

（二）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价值取向分散

由于各乡村教育主体对教育目标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家校社三方在协同育人时大方向不够一致。

家长、学校和社区各自根据自身的教育理念、价值观以及对学生发展的期望，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这种取向的不一致性为乡村小学协同育人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家庭教育以功利性为教育导向。在乡村家庭中，尤其是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家长普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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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将教育目标聚焦于孩子未来的就业与社会地位。这种教育导向往往表现为功利性、短期性，即家长

通过让孩子上好学校、学好专业来为未来的就业铺路，认为这样才能确保孩子的人生成功。在许多乡村

家长眼中，教育的主要价值是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因此，家长往往忽视教育的全面

性和多样性，过度关注学业成绩和升学问题，甚至将孩子的教育目标与学业成就直接挂钩，忽视了人格

塑造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养[16]。

学校教育以落实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相较于家庭功利性的教育导向，乡村小学

的教育导向通常较为系统化和长远。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学生的道德品质、

社会责任感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虽然乡村小学在执行教育目标时，受到资源短缺和教学质量不高等影

响，但其核心目标始终围绕着“立德树人”，力求使学生在知识、思想、品德、身体素质等方面得到全面

发展。学校教育目标和家庭的功利性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这使得家校之间的合作变得复杂，协同育

人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

乡村社区教育的方向性不够明确且较为形式化。社区作为乡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教育目标

往往较为模糊和形式化[17]。由于乡村社区的定位模糊和资源有限，教育活动的开展往往缺乏针对性和系统

性。乡村社区组织的教育活动更多为“完成任务”而非围绕学生个体的全面成长。因此，社区教育往往

缺乏教育性和长期性的目标导向，教育活动更多侧重于形式上的完备，追求相关社会效应而忽视了对孩

子心智发展、价值观塑造等深层次关怀，乡村社区教育活动的实施也缺乏足够的教育资源支持。

（三）乡村小学家校社各主体交流合作机制薄弱

家校社协同育人重点在“协同”，而想要达到“协同”，则需要这三者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尽管家

校社协同育人的理念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中，三方的交流合作机制仍然较为薄弱。具体

表现如下：一是信息沟通不畅，合作形式单一。乡村家长、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信息流动不畅是导致乡村

小学家校社合作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往往局限于家长会或学期末的成绩报告，

缺乏日常的互动和交流。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教育的途径较为狭窄，学校与社区或社会组织的合作多集中

在文化活动或志愿服务形式，缺乏针对学生成长的系统性和深度合作。二是合作机制不健全，参与主体

的主动性不足。当前许多乡村小学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时，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往往依赖个别教

师或家长的主动参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的参与主体作用并未充分激发。家庭方面，许多家长因工

作繁忙或对教育的认知局限，难以全程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中[18]。学校方面，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往往将

精力集中在教学工作上，对家校社合作的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则更多关注其自身职能，参与学校教育的

意愿和能力相对较弱。

三、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分析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问题解决的适切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爱普斯坦教授在1987年提出了核心为“关怀(caring)”的交叠影响域理论。

其核心观点认为“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进行高质量的、频繁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更有可能从不同的人

那里得到关于学校、努力学习、创造性思维以及互助的重要性一致认知”[19]。

（一）叠离边界清晰：家校社三方的角色定位明确

交叠影响域理论的核心观点旨在表明，乡村小学、家庭与社区三大环境在乡村小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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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产生交互叠加的影响，三者之间是“叠离”的关系，即三者的教育责任不是模糊的而是重叠的，重

叠部分对乡村小学生的作用受家庭、学校、社区的背景和经历以及乡村小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特点的影响

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20]。交叠影响域理论要求家、校、社三方在合作育人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各自的角色

和责任，在交叠区域上进行有效协作，这种边界的清晰划定，有助于减少角色混淆和责任不清现象。

在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作为乡村小学生教育的起点，其作用至关重要。家庭是乡村小学生价值观

和行为规范的初步塑造场所，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乡村小学生的成长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尤其是在乡村小

学生早期的发展阶段，家长应与学校、社区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学习和更新教育理念，积极担负起塑造

孩子正确价值观、养成良好行为规范的责任。

乡村小学作为乡村小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主要场所，其教育责任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乡村

小学应明确其核心功能，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与教学环境，为乡村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乡村小学在关注乡村小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履行好其固有的教育责任，积极

开展家校合作、社区参与等活动的同时，发挥其在乡村学校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引领作用。

社区在教育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但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社区是学生成长不可或缺的支持系统。

社区教育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与广泛性，能够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成长机会，因而乡村社区应努力调动

可利用的教育力量，通过志愿活动等形式为乡村小学校与家庭的教育行为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起到辅

助和补充的作用。

（二）以学生为中心：家校社三方的教育活动都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终点

交叠影响域理论包含外部模型和内部模型两个部分。外部模型（图1）强调家庭、学校与社区三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并将学生置于这三者交集的中心，形成一个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环境[21]。在此模型中，家

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目标可以独立展开，也可以通过交叠区域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成长。外部模型强调

在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和协作，认为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目标应当在关注学生个体需求的基础上，寻

求一致性与共识，从而实现协同育人的最终目的。

与之相对，内部模型（图2）则更为关注教育目标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方式。在内部模型中，家校社三

图1　交叠影响域理论外部模型［22］ 图2　交叠影响域理论内部模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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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仅要关注学生在知识、能力和情感等方面的多维发展，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通过协

调合作，实现教育目标的统一性。内部模型强调在教育活动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家校社三方应当形成良

好的合作机制，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并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与需求，调整教育策略，确保教育目标

的有效达成。整体来看，内外两个模型都将学生视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核心，将学生置于教育的中心位

置，并在关爱教育环境中寻求教育目标的一致达成[24]。

在交叠影响域理论的框架下，学生是家校社三方协同育人的核心，所有教育活动都应围绕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展开。目前，欧美国家已有了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的先例，例

如：美国为培养K12学生的终身体育能力，实施了“综合学校体力活动计划”（CSPAP） [25]。该计划强调

学校、家庭及社区三方的协同联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家校社三方的教育目标应当是互为补

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独立或对立。这种共同的教育目标有助于打破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潜

在的目标分歧，使各方的教育活动能够在合作中形成合力，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多个层面

的健康成长。

（三）育人合作深入：家校社三方在教育中应是育人伙伴关系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家庭、学校和社区通常各自独立运作，缺乏协调与合作。然而，家校社三方

的有效协同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助推力。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教育不应仅局限于学校，而

应是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共同责任，家校社三方的互动不是单向的影响，而是彼此交织、相向而行的过

程，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各方应形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深入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

支持。交叠影响域理论认为，要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发展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通过相互协同来帮

助学生在学校和未来生活中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引导家庭和社区与之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势必会剥夺

孩子受完整教育的权利”[26]。这种伙伴关系要求各方都要充分意识到自身对儿童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和利益关切，并且强调各教育主体应深入合作形成育人合力，为儿童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机遇。

爱普斯坦在交叠影响阈理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和完善了一种新型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的

合作模式，提出了“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与社区合作”这六种

具体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方式[27]。

四、交叠影响域视角下优化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

（一）通过角色重构以明确家校社三方教育生态位

针对当前家校社合作协同育人中存在自身教育角色认知错位的现象，交叠影响域理论的外部模型提

出了一个明确的解决路径，即厘清家校社各主体在协同育人中扮演的教育角色，明确其教育生态位。

乡村小学作为教育的核心主体，应在协同育人中扮演引领和协调的角色，承担起“教育主体的引导

者”和“育人实践的协调者”双重职责。学校首先要明确其教育主导地位，在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中发

挥核心作用，制定科学的教育规划和目标，确保教育实践的统一性和有效性，主动组织家校社三方的教

育资源，通过建立家校社合作平台，促进三方的有效沟通与协作[28]。此外，乡村小学还应定期组织教师培

训和家长教育工作，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学校教育，进而避免出现学校教育职责过度超载的现象。

家庭在乡村学校家校社协同育人中是监督者、支持者的角色，起着提升育人效果的作用。乡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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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调动家庭的力量使之配合、支持和监督学校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框架下，家庭教育应主动参

与学校教育中去，形成有针对性的教育监督、支持和强化的机制。具体来说，家长应积极参与乡村小学

组织的家长会、志愿活动等，进一步加深对乡村小学校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理解，增强与学校的互动；

关注孩子的兴趣、特长及情感需求，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支持，避免单纯的应试教育；对乡村小学

的教育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确保孩子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教育目标一致，从而形成教育合力。

社区在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应积极扮演好“辅助”角色，发挥好对教育活动补充和深化的作

用。在乡村地区，学校、家庭的教育资源与城市相比更为稀缺，社区作为拥有广泛社会教育资源的主体，

可以对乡村小学教育、家庭教育进行补充与深化。具体而言，社区作为社会实践的载体，组织多样化的

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能让学生在课堂之外接受丰富的文化和社会体验；其次，社区能帮助家长获得必

要的教育资源和培训，如家长学校、教育讲座等，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最后，社区教育作

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可以更好地借助社会的力量，弥补学校、家庭教育资源的不足，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运用价值澄清技术构建三维坐标系

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家校社三方共同的教育目标。在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

人的过程中，统一的协同育人价值取向、共同的协同育人教育目标是实现各教育主体有效合作的基础，

是家校社三方紧密协作的关键[29]。促进乡村小学家校社三方达成育人目标一致，需要引入价值澄清技术构

建“文化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坐标系。

价值澄清理论由路易斯·拉思斯(Louise Raths)等人提出，强调个体需通过选择、珍视与行动三阶段过

程，在复杂情境中澄清自身价值观并据此行事[30]。将其引入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一是识别多元价值

立场，引导家庭（关注生计、安全与子女出路）、学校（侧重学业成绩与规范养成）、社区（重视文化延

续与社区发展）坦诚表达其深层教育关切与价值排序，正视各自在育人取向上的差异以寻求共同点。二

是促进理性价值协商，创设平等的对话平台，如：定期举办主题恳谈会，运用引导式提问、情境模拟、

案例分析等方式，帮助三方在理解彼此立场基础上，探寻更具包容性、长远性的共同育人目标。

在基于价值澄清达成的共识上，将协商达成的核心价值即“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具象化为“文化

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育人目标体系。三维育人目标具体内涵如下：一是文化传承：明确乡

土文化是涵育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的宝贵资源，应将乡村儿童培育成“有根”之人。二是能

力培养：超越单一学业成绩崇拜，澄清乡村儿童所需核心能力包括基础学力、实践创新能力、数字素养、

合作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三是社会适应：不仅是指个人生存技能，更是指理解社会规则、参与公

共事务、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这一维度的育人目标在于将乡村儿童培育成合格社会成员，促进乡村振

兴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并践行“文化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育人坐标系，能够有效引导

家庭、学校与社区在育人目标上达成深层共识，在角色定位上实现互补归位，在合作机制上走向紧密融

通。唯有让乡土文化的根脉深植、让面向未来的能力得以锤炼、让社会担当的精神得以孕育，乡村教育

才能真正培养出既心怀桑梓、又面向世界的时代新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这既是协

同育人的路径优化，更是对乡村教育本质与使命的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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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托组织协同理论设计“四维联动机制”

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教育的有效性来源于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该理论提出在家校社三方中构

建起密切的教育伙伴关系，为破解目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各主体交流合作深入程度不够的困境

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合作范式，但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健全的家校社交流合作机制[31]。

组织协同理论聚焦于异质组织间如何通过结构安排与流程设计，克服目标分歧、资源壁垒与信息不

对称，实现共同目标的增效达成[32]。基于组织协同理论的核心内容，将其应用于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

中，设计由联席会议、资源共享、协同评价、激励保障组成的“四维联动机制”，形成目标一致、资源互

通、过程可控、动力持续的协同闭环。具体如下：

联席会议：目标整合与决策协同的重要平台。乡村小学应牵头成立由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

表、社区负责人等组成“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联席会”。制定规范的联席会议召开流程，提前确定会

议主题，学校领导负责统筹协调会议议程，把握会议方向；教师代表分享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以

及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与需求；家长代表反馈孩子在家的表现、家庭教育中的困惑等；社区进行教育资源

供给，帮助开展教育活动等。收集各方意见和建议，在会议中充分讨论并形成决策。同时，明确会议的

频率，如每月或每半学期召开一次，确保家校社之间的沟通持续且有效。

资源共享：整合资源与优势互补的运行基础。由联席会议主导，定期开展三方资源普查，梳理各方

资源清单。学校资源包括教学设施、师资力量、课程资源等；家庭资源涵盖家长的职业技能、生活经验、

家庭文化等；社区资源包括文化场所、可供教育教学的自然资源、可参与教育教学的人力资源等。建立

动态更新的“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资源库”，围绕联席会议确定的主题，按需匹配三方资源，激活并高效

配置分散于家校社三方的育人资源，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

协同评价：过程调控与效果反馈的调节枢纽。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应涵盖学生的

学业成绩、品德发展、身心健康、社会实践能力等多个方面，同时兼顾学校、家庭、社区在协同育人中

的参与度、合作效果等。例如：对于学校，评价其组织家校社活动的频率与质量、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成

效等；对于家庭，评估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积极性、家庭教育方法的合理性等；对于社区，考察其提供

资源的丰富性、对教育活动的支持力度等。通过全面、科学的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协同育人的效果。通

过科学、多元的评价，监测协同过程、评估育人成效、引导持续改进，为联席会议决策提供依据。

激励保障：动力维系与长效发展的稳固基石。建立激励机制，采取精神激励、物质激励等多种激励

措施，对在协同育人中表现突出的学校、家庭和社区进行表彰和奖励。例如，对于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家长，颁发“优秀家长”证书；对于与学校合作紧密、成效显著的社区，给

予荣誉称号和资源支持；对于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有创新举措、育人效果明显的学校，在教育经费、

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倾斜；将教师在协同育人中的表现作为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通过激励

机制，激发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保障机制，包含政策保障、经费保障、人才保障等方面，政府

应加大对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乡村小学家校社三方参与

协同育人能力的培训，以培养协同育人的优秀人才。

交叠影响域理论揭示了乡村小学家校社三方交流合作的必要性，组织协同理论为构建深入的交流合

作机制提供了系统的设计框架。“四维联动机制”从沟通平台、资源整合、效果评价到动力激发，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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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优化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有效的策略路径。通过这一机制的运行，有望

打破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的困境，实现三方的深度合作，共同促进乡村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五、结语

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是推动教育公平、助力乡村振兴的支点。本文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揭示了协

同育人在整合乡村教育资源、构建育人磁场、涵养终身学习意识方面的核心价值，唯有在理论本土化、

技术普惠化、政策精准化上同步发力，才能正视并破解资源分配与制度协同的深层矛盾，乡村小学家校

社协同育人才能真正从“零散协作”走向“深度协同”，让每个乡村儿童都能在家庭、学校、社区的同心

呵护下，成长为既扎根本土又放眼世界的新时代好少年，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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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ory

DU　Xueyuan， YU　Jie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s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of misaligned role per⁃
ceptions , fragmented value orientations, and weak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Based on the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ory, we propose a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to determine the three parties' educational niches through role reassignment; to create a three-
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aptation" by ap⁃
plying value clarification techniques; and to design a "four-dimensional co-working mechanism" of joint 
conferences, sharing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guarantee based on the organiza⁃
tional synergy theory. Our study aims to realize the paradigm shif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om loose co⁃
operation to in-depth coupling, so tha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
ral basic education can be provided.

Keywords:optimization path;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rural pri⁃
mary schools;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ory

责任编辑：胡金频

120


